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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70年前指
明了中国现代文艺的正确方向，其论断由于切合了文艺的
本质属性，因而构成不变的真理性，该文遂成为中国现代
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7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迈进新民主主义
进而达到了初步社会主义小康阶段，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所
面对的外部世界都已经与以前截然不同，《讲话》的有效性
还能继续维系吗？我们今天的文艺批评能否摆脱 《讲话》

的笼括？带着这个假设，我重温了 《讲话》 的理论精髓，
惊讶地发现其中确立的文艺立场问题，也正是今天的文艺
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尽
管今天的社会基本任务已经从民族战争转移为持续性的经
济建设，基本目标已经从反帝反封建转移为民族复兴，文
艺的基本任务也已经从动员和鼓舞最广大民众进行抗战转
移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然而，毛泽东同
志当年提出的文艺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要以占全人口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文艺家的
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要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忠实
代言人，这些论断，难道不正阐明了我们今天的文艺所面
对的核心问题吗？而当下文艺所一再遭遇的社会诟病也正
来自它的立场问题：文艺在为谁发声？文艺体现了谁的审
美情趣？文艺遵循谁的道德准则与行为宗旨？今天的文艺
批评，也自然面临着与70年前截然不同的文艺新环境与创
作新状态：信息爆炸、文化多元、传媒壅塞、受众分化，

它因而需要解决潮流、趋势、趣味、风格等文艺的时代
性、现实性、当下性问题，这是它“变”的一面，不变的
却仍然是要坚持文艺的根本方向。当然，今天的文艺主潮
事实上一直在沿着70年前确立的正确渠道良性奔涌，因而
我们高兴地看到广大的文艺家和批评家们始终坚护着为民
生、为大众的理想，坚守着为最广大人民群众代言的立
场，坚持深广的人文关怀，为受欺侮受侵害的普通民众呼
吁发声，关爱弱势群体、关爱贫困人口、关爱农民工、关
爱留守儿童、关爱灾区民众、关爱库区迁徙百姓、关爱动
物、关爱生态环境……不齿于成为资本的走狗，不齿于为
权势吹喇叭抬轿子，不齿于泯灭道德良心的一切行为方
式，我们的文艺因而还是有价值有作为有良知有底线的文
艺，我们的批评也在坚持上述立场方面坚定不移始终不
渝。这是文艺绝对的不变——为什么人的方向永远不会改
变。

文艺的变与不变
□廖 奔

重重温温《《讲话讲话》》精神精神

繁繁荣荣文艺创作文艺创作

我从《讲话》受益极多，面对《讲话》发表 70
周年来临，心潮起伏，有话要说。目前要宣传《讲
话》精神，是很有有利条件的。例如：提倡“走转
改”以后，记者到基层，反映了新情况、新气象、
新困难以及群众的新期望，电视节目面貌一新，
不是一般的、概念化的老调子，让人感动。这就
是继承、发扬了《讲话》精神。又如，报刊提倡深
入职工，深入工人群众，也有重大意义。工人
群众近年来似乎被边缘化了，反映少了。去年

《文艺报》 多次提到这个问题，让文艺工作者
深入职工，工人阶级不应在文艺作品中缺失。
在解放战争年代，我写了三部反映工人生活、
生产的剧本：《反对三只手》《里外工会》《红
旗歌》，还有一批诗歌、歌词。周扬称 《红》
剧是“第一个表现工人生产的剧本”。当年我
开拓了表现工人、工业题材的路子，它们表现
解放前工人的苦难史和解放后工人以主人翁观
念积极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快速胜利。现在提
倡深入职工群众，我是极为赞扬的。再如：中国
作协采取措施组织作者较长时间深入生活，而
不仅仅是采访、采风，这就是和《讲话》要求深入
生活相一致的。以上种种新气象，就是在新时期
继承、发扬《讲话》基本精神的，这些都说出了我
要说的心里话，我为之衷心欢呼。

在此，我想谈谈写作被称为“红色经典”的
《红旗歌》等剧本与深入生活的关系。

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解放军解放了石
家庄市。这是解放战争由战略撤退转入战略反
攻后在全华北、全中国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我
们怎能不急于前去拥抱它、亲吻它呢！我们华北
联大学校领导立即派我和创作伙伴陈淼来该市
深入生活，参加大兴纱厂接管工作组，做一名实
际工作干部，无条件地服从接管组领导分配给
的任何实际工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复厂、建
厂、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同时，开展肃
清反革命，巩固新的人民政权，所谓“前方打老
蒋，后方挖蒋根”。我不懂生产技术与管理，自然
就是参与政工与宣教方面的工作了。

大兴纱厂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
染缸”政策，发展大批工人参加了国民党，也建
立了“中统”特务组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受
骗上当或被迫，并未参加反对共产党、反对解放
的活动。按党的政策，只要他们坦白交代、主动
登记，我们就宽大处理，不予追究。这就需要对
他们进行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过去，我
们下农村、下连队，工作对象是农民和子弟兵，
彼此间有深厚的革命感情。但如今，面对的是工
人阶级，我们党本阶级的成员，是我们党在过去

“农村包围城市”20年间与我们隔断了联系、在
国统区受苦受难的工人兄弟姐妹。因此，现在一
见到他们就有一种天性般的、血缘般的阶级亲
情，想和他们亲近。我们对他们讲：你们受尽了
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欺骗，今天迎来了
本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应该尽快回到自己
的阶级队伍中来。这样的工作态度，确实能真诚
地感动他们，不仅很快地交代了问题，还滔滔不
绝地向我们讲述了解放前的旧厂方、旧工会、国
民党市党部和基层街区政权给他们造成的重重
苦难。他们讲来动心、动情，作为他们的阶级兄
弟的我，听来感同身受，血热心疼。对国民党的
累累罪行我急于控诉揭露，因此就很快写出了

在全景规模上表现我国工人阶级苦难史的第一
部话剧《里外工会》。这戏的内容，是解放前的旧
生活，我从未亲历亲见，当然谈不到“深入生
活”，但是我以我的心、我的情写出了它们的真
实性。因此，近年来，刘厚生、黄维钧、崔道怡、赵
心宪、雷从俊等诸多评论家在《文艺报》《剧本》

《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发文，一致给予高度
肯定。

1948 年 2 月，我所参与的“挖蒋根”工作结
束后，我被领导分配做工会系统的宣教工作。眼
前正开展的所有新生活，对我这个第一次下工
厂的年轻知识分子都是新颖的，我如饥似渴地
想投入它们。纱厂里男女青工多，在获得解放的
新生活中，很喜欢唱歌，我就利用他们上班前或
下班后的空闲时间教他们唱歌，于是《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打垮反动派》以及
我作词的《打到南京去》等一系列革命歌曲传遍
全厂。我给他们“上大课”作政治时势报告，二百
人的大课堂里，没有扩音器，全由我高声远送，
结果引起胃疼，吃不成午饭。我们邀请有文化的
职员给他们“扫盲”，提高文化。我们工会主席派
我去分厂（毯织厂）蹲点，筹建分工会。我们接管
组里从老解放区来的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
少，有时也被厂长或党委书记调去应急使用。如
有一次，毯织厂分厂有技术的老工人向我们总
厂厂长状告从工人提拔起来的分厂负责人不懂
管理，上下级闹矛盾，厂长就派我去那里蹲点作
调查，向他汇报，代他处理。又如有一次，电厂分
厂发生了所谓工人党员反对党支部书记和分厂
长的“严重反党事件”，党委书记考虑要处分党
员，就派我去那里上班，调查研究。结果我发现
是支部书记和分厂长不懂电机技术，压制了两
名党员电机工人的正确建议；而这两名党员技
工是解放前地下党时期留下来的党员，不懂得
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犯自由主义，在党外群众
中散布反对、嘲弄支书、分厂长的舆论，打击他
们的威信。我认为这够不上是反党事件，不能单
方面处罚工人党员。向党委书记汇报后，书记召
开党内组织生活会，双方各自都作自我批评，解
决了问题，阻止了一场冤案发生。厂长和党委书
记是把我当机动力量来使用的。而我这枚棋子，
也就任领导怎么摆，我就怎么走，不讲个人兴
趣，只要对工厂有利，叫我做什么我都乐于服
从。或者说，我对这一切新鲜事物都有好奇心，
事无巨细，都想了解，参与实践。领导让我做这
做那，正好给了我实践机会，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和学习欲望。所有这些，扩大了我深入生活的
领域，拓宽了我的生活知识，丰富了我的感情体
验和对各种人物的了解，为我积累了创作资源。
当年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强固的看法：一个青年
革命者，首先应当做实际工作，为推倒三座大
山、缔造新中国作贡献，而这同时就是为创作打
基础。而且我至今自认为，我当年就是遵照《讲
话》所说“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

工农兵中去”的，我至今引以为自豪，无愧无
悔。因此，我才能执笔写出了《红旗歌》等戏剧、
诗歌、小说等作品。

不仅如此，我还主动争取参与更繁重甚至
危险的工作。如，1948年10月下半月，石家庄解
放将近一年，大兴纱厂的生产早已恢复正常并
且开始扩大，一派繁荣景象。但此时，盘踞北平
的傅作义反动部队要来偷袭石家庄，为此全市
投入备战斗争，大兴纱厂要拆下部分重要机器、
机件运往老解放区坚壁起来，免遭敌人破坏，待
将来再运回重新安装。一天午后，我偶尔来到发
电厂后院，看见一段墙被拆断成一个大豁口，几
名从老区来的行政干部带领二十来个青年男
工，把已打包好的机件往墙豁口外搬运，往停在
那里的火车车厢里装车。而此时，正有两架敌机
在本市上空袭扰。我一看情况紧急，马上投入他
们一起搬运。这时，两架敌机飞临我们上空，转
圈、扫射，构成巨大威胁，但我们只是暂时趴伏
地上，并不逃离，待敌机飞走，接着再猛干。我不
是行政干部，这些事本与我无关。但此时，此事
已是全厂最重要的第一线工作，我为了尽自己
作为革命干部的一份责任，就主动参加了。在把
机器装上火车后，我便向党委书记请缨，并得到
批准，参加押运机器工作组，去老解放区衡水县
农村坚壁机器，工作了半月，到备战结束又把机
器押运回厂来。如此，完成了既为革命工作出
力，又为创作积累新材料的双重心愿。纱厂党委
满意我的工作表现，为我作了政治鉴定，送给我
们华北大学（原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建成）
党委，建议批准我参加共产党的申请。我的申请
很快被批准了，并且在纱厂举行了入党宣誓，这
更加强了我是纱厂职工中一员的自我感觉和对
纱厂的热爱。

我以上深入生活的方式收获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是熟悉了人。我和纱厂职工特别是男
女青年建立了阶级兄弟姐妹般亲密关系，我成
了他们之中的一员，熟悉了他们的思想、感情、
性格，为当时我从事通讯、诗歌、小说、剧本
写作储蓄了人物印象。今仅举个别事例。一天
上半夜，一位来上“下夜班”的女工来得早，
和我在“工务部”办公室聊家常。她心直口
快，说她家在郊区农村，丈夫参加了解放军，
驻扎在河北省北部某县，给她来信，叫她去

“探亲”。但她不想去。她说：丈夫参军前，小
两口去地里干农活，丈夫有时就把她按倒在庄
稼地里作爱，结果被同在地里干活的老公公发
现，闹得老公公后来就不敢和他俩一起去干农
活了，等等。她说：“我们都有儿子了，他还
缺什么呀？……老鲁，你替我给他写封信，说
我不去！”对这样的知心话，我自然劝她去，并
告诉她：你是“军属”，厂领导会批准你“探亲
假”，还给你照样发工资。又如有一次，我写了长
诗《在轰炸下》草稿，歌颂工人和市民在敌机狂
轰滥炸下坚持生产的英雄主义豪情。我给女工

积极分子小青年闫金芬和费月梅看了，她们说
好，但马上开玩笑说：“给刘国弼去看看，听他怎
么说！”刘国弼是中年男性会计师，全厂有名的
老实人，最胆小，怕轰炸。这是她二人建议我们
合作搞恶作剧，去嘲弄、羞愧刘国弼。而我竟对
此感兴趣，真的给他送去了。两天后，我来征求
刘国弼的意见——出我意料，他竟满脸严肃地
说：“读了这诗，就不怕轰炸了！”由于我对闫金
芬性格的深刻了解，后来把她当做原型，写成了

《红旗歌》中的女工党员金芳这个人物。
我做的各种工作和接触的各种问题，都围

绕着一个中心：“增加生产、支援前线”。也就是
为了尽快打垮反动派，建立新中国。这就使我时
时刻刻关注细纱车间正在开展的红旗竞赛运
动，关注运动中男女青工们的喜怒哀乐和性格
表现。为了理解他们，我也到车间里学会了简单
的看车“接头”技术。每天深夜，我在业余写作
疲倦后，入睡前，往往去车间转一圈，享受那里
机器的轰鸣、工人紧张热烈的劳动气氛和红旗
耀眼的喜庆场面。但那里也正发生着激烈的矛
盾冲突：积极工人嫌落后工人拖累他们得不上
红旗而争斗；留用的旧管理人员仍沿用旧的单
纯行政命令、任意处罚工人的作法处理以上矛
盾，结果是火上加油。这就需要从老区来的管
理干部、工会干部和先进工人做大量工作：教
育落后工人认识到解放后自己已成了工厂的主
人，应树立积极的劳动态度；帮助、教育留用
人员学会实行民主管理；更要关心和逐步提高
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
平。这是从党委书记、厂长到我这样的小青年
最揪心的事情，最需要解决的决定命运的关键
问题。于是，我和创作伙伴就以此为中心，以我
们所熟悉的、生活中不同性格的人物为原型，生
发出了《红旗歌》中人物、主题和情节结构。我们
坚信这是剧本的最佳方案，它将使即将解放的
国统区各大城市的人民看到：共产党是爱护人
民的，是讲人性的，是提倡民主的，我们借此驳
斥国民党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不讲人
性的反动宣传。

大约在1949年1月，《红》剧写出初稿。党中
央领导文艺工作的周扬同志竟是第一看稿人。
他接见了我们作者，充分肯定此剧，同时提了三
点意见。第一，剧中性格暴躁的女工大梅，我
们原写成是旧工头的女儿，写她出身不好才性
格不好。周扬说不必写成旧工头的女儿，就写
她是个性缺点，其用意大约是避免不利于对旧
工头的团结、改造。第二，周扬要求剧本中写
好工会干部对工人的思想教育作用。他并说，
日前 《石家庄日报》《人民日报》 发表的我的
短篇小说《双红旗》的好处，就在于它第一次
表现了工会干部对工人的教育作用。第三，他
建议把 《红》 剧中写的红旗竞赛的戏剧背景，
改为以不久前反对反动军队要来偷袭石家庄、
我军民进行的“备战运动”为剧情背景。他马上

通知我们华北大学派文工三团来大兴纱厂深入
生活，排练此剧，并在他即将赴北平去做接管工
作前夕的百忙中，亲自来纱厂给我们作者和文
工三团全体演职员作政治动员报告。他从解放
区文艺发展的战略高度指出：过去，解放区戏剧
多是表现农村题材，有代表作歌剧《白毛女》，但
没有表现工人生活的话剧，而《红》剧正好弥补
此缺憾。他指出，当前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
国统区大城市即将陆续解放，那里的广大文艺
工作者和人民正拭目以待，要看我们解放区的
工农兵新文艺，这戏负有为解放区文艺争取荣
誉的意义，因此排演好此剧是政治任务，只许成
功，不许失败！周扬的讲话，鼓舞我们感到光荣
而自豪，人人发誓学习解放军冲锋陷阵的精神，
争取最大胜利！

此戏在1949年2月春节期间在石家庄初演
后，为提高质量进行大修改。在修改中，我接
受了周扬提的前两点意见，但根本不理睬他的
第三点，即把剧中红旗竞赛的背景改为备战斗
争背景。这不是因为我不掌握备战斗争素材，
因为我参加了押运机器等第一线工作。而是因
为，我在《红》剧中所选取的题材、主题、人
物，是我从近两年的生活最深层提取来的，表
现了纱厂生活主流的真实性，概括了革命战争
的时代精神。而如果改为以备战为背景，这一
切都用不上了，那是另起炉灶搞另一个戏了。
正如评论家陈思和先生去年写文章敏锐指出
的，那是另一出写敌我矛盾的戏了，而《红》剧是
一出完全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戏。当时，我对周扬
当然很崇敬，但是却认为，我们都是对党的、革
命的文艺事业负责，都得实事求是，所以并不迷
信他，更没有在艺术问题上一定要服从领导决
定的观念。

1949 年 4 月 24 日，我和三团带《红》剧来刚
解放的北平，立即给周扬及文坛专家们汇报演
出，周扬看后喜出望外，立即批准向五一劳动节
献演，根本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接受他的意见而
修改，好像他完全忘了那回事，表现了党领导创
作的民主作风。那以后，就是在7月间的全国第
一次文代会上，不仅受到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
而且受到新解放的原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一
致热烈欢迎。此戏成为向新中国成立献礼话剧
主要代表性剧目，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两年间演
遍全国。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对此剧高度重
视与支持。李伯钊称它为“划时代的集体创作”。
茅盾称“《红旗歌》是一个好剧本，看过的人没有
不称赞的”。李健吾说“此剧已经可以列入世界
文学之中”。夏衍说此剧在上海演出，对工人阶
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起到了教育作用。
郭沫若在政协第二次全委会上作《关于文化教
育工作的报告》，称此剧“在上海连演一百数十
场，打破中国话剧历来上演的记录”。《红旗歌》
的艺术成就和演出实践效果，都充分兑现了周
扬所预期的战略目标。我自认为，《红》剧创作成
功的第一位的经验，是我认真践行《讲话》长期
深入生活的结果，其中包括学习与运用群众语
言。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讲话》中关于文
艺要为人民服务和必须深入生活等基本精神，
是永垂不朽的光辉真理。今天我们纪念《讲话》
发表70周年，就应该在实践上而不仅仅在口头
上，认真、大力继承和发扬之。

践行《讲话》，深入生活，丰收《红旗歌》
□鲁 煤

本报讯（记者 王觅） 由
四川省作协、中共甘孜藏族自治
州委宣传部、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联合主
办的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

《命定》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
敬泽，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
务副会长、《民族文学》主编叶
梅，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吕汝
伦，中共甘孜州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毕世祥和部分作家、评论家
参加了会议。

《命定》讲述的是藏族军人
参加远征军、与汉族人民一起抗

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他们用自
己朴实的行为，诠释了信仰、生
命、爱情、友情、亲情的真谛。小
说向读者展现了藏区人民面对
外敌入侵时奋起抵抗的英勇顽
强，表达了中华各族儿女图存兴
旺的价值观。作者把从人性出
发、从爱出发的理念根植于文学
创作中，他所寻找的多民族文化
共同发展繁荣的交汇点值得正
视，“记住那些用生命和鲜血为
国歌填词的人”表达了作者赋予
小说的深沉含义，而努力在历史
深处挖掘这些故事的人也同样
是令人感动的。

《命定》以别样视角书写抗战

本报讯 日前，俄罗斯杂志《我的莫斯科》发表了中国
诗人赵国增的诗歌《默默地奉献》，从而使中国诗人走进了俄
罗斯文坛。去年10月，《中国作家》发表了赵国增的《淤泥》

《向日葵》《写给汾河的石子》《喇叭花》后，引起了《我的莫斯
科》主编的关注，她将《淤泥》意译成俄文《默默地奉献》，发表
在杂志2012年第1—2期上，并拟在今后的期刊上将诗人的
其他作品推荐给俄罗斯的广大读者。此外，俄罗斯东方文学
出版社对赵国增的诗集《奥运诗选》也给予了极大关注，斯维
特兰娜社长表示将在年内出版这本全译本诗集。

（陈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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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1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日前在四川成都揭
晓，诗人阳飏、谢小青和诗评家罗振亚获得这一奖项。由星星诗
刊社与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联合举办的年度诗人奖评选活
动已经持续了5年，该奖每年评选一次，评选对象为本年度在
中国诗坛有较大成就的诗人及诗评家。擅长抒写西部的阳飏，
从未离开过他熟悉的西部大地，组诗《山河多黄金》以西部为
背景，把对自然与人的理解化成温暖、阔大的诗意。“80后”
校园诗人谢小青始终坚持以诗歌描摹乡村，生长于乡村的她
感慨“当今的乡村一方面被落后的文化观念束缚，另一方面被

现代化进程挤压”，她的组诗《答案还在风中飘》等作品提供了
青年诗人观察乡村故土的另一重视角。罗振亚的《“乱象”中的
突破及其限度：21世纪诗歌观察》对当下诗坛情状努力进行客
观而科学的判断，显示出较好的诗学底蕴和理论思辨能力。

作为新中国最早创刊的诗歌刊物之一，《星星》一直致力于
发现优秀诗人，除年度诗人奖评奖外，星星诗刊社还以编辑出版
年度诗歌精选、举办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与高校联合实施“一刊
一校”合作等方式，推动诗歌的普及。 （李晓晨）

2011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蓉城揭晓

本报讯（记者 王觅） 由重庆市作协、鲁
迅文学院和重庆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的吴景娅长
篇小说《男根山》作品研讨会日前举行。重庆市
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明凯，重庆出版集团总
编辑陈兴芜及专家学者对作品进行了研讨。研
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主持。

吴景娅长期关注女性生存状况及女性文学
的发展，此次推出的新作通过表现西南地区奕
华等诸多女性数十年的命运，串连起中国现当
代社会命运的变迁。与会者认为，小说以其独
特视角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两性之间关系的
深刻反思和对生命意义的叩问，描述了个体生
命在自我失控的境遇中所特有的孤独和茫然，
进一步确证了人性残存的亮色，表达了对生命、
生活、情感的感悟。小说大胆地袒露原始欲望、
剖析原罪，表现出不同年龄段女性的身心体验
及其如何在绝望中成长并获得自我救赎，表面
看来写的是女性个体的成长史，实际上也是一
部女性眼中的历史。作品情节跌宕、描写细腻，
又有散文诗语言的凝练和意象，同时还展现了
西部特有的自然山川和诡谲风情。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辞赋这一文
体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当下如何
让这种体制典雅、辞藻考究、笔势华丽的
古代文体融入社会生活？怎样提高辞赋
创作的艺术价值？如何评价近年来方兴
未艾的辞赋写作热潮？近日，由中国辞赋
学会、洛阳辞赋研究院举办的“辞赋之都”
授牌仪式暨海峡两岸地域文化与辞赋学
术研讨会在河南洛阳举行，与会者深入探
讨了这些话题。洛阳辞赋研究院院长孙
继纲说，有人认为辞赋就是铺排斐丽、歌
功颂德，这其实是理解上的偏差。辞赋的
本质并非仅仅是抒情，而是要反映社会现
实生活。在当下的辞赋创作中，要特别提
倡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这样才能
让辞赋创作真正繁荣和发展。山东大学
教授刘培认为，辞赋创作历来与文学精神
结合紧密。在其诞生的先秦时期，社会呈
现出动荡、变革的格局，那时的文学普遍
具有实用性。辞赋中也有歌赞颂章的现
象，但更多的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对目前
的辞赋创作来说，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在观
照现实的同时，回归到文学的本位。

台湾学者范光陵说，辞赋文化在洛阳
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洛阳文化
的一个“亮点”。20世纪初，由于种种原
因，辞赋创作与研究逐渐沉寂，但目前
正处在复兴阶段。继承传统是辞赋立身
之本，创新发展是辞赋的繁荣之路。辞
赋创作难度很大，需要深厚的古典文学
素养。当代辞赋作家要写出好的赋作，
需有创新意识，做到古今结合。与会者
对此深表赞同。大家表示，“辞赋文章能
者稀”，但辞赋本身彰显了汉语语言的魅
力，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阻断的脉
络。海峡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应通过研
究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来增进交流，共
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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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健） 日
前，王健、陈萨、杨雪霏三位蜚声
国际的华人音乐家与国家大剧
院管弦乐团携手，拉开了 2012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序
幕。音乐会在维瓦尔第的 《双
小号协奏曲》 中开始，这首维
瓦尔第惟一的双小号协奏曲，
由国家大剧院铜管乐队演奏十
分少见。大提琴家王健还分别
与杨雪霏和陈萨合作，带来了
四首风格各异的音乐小品。从
埃尔加 《爱的致意》 到皮亚佐
拉的代表作 《咖啡馆 1930》，
从法利亚的 《西班牙舞曲》 到

舒曼的《柔板与快板》，音乐家
们将富于创意的灵感和绝妙的
改编赋予了这些人们所熟悉的
乐曲，让观众领略了室内乐活
泼灵动的另一个侧面。

在开幕音乐会之后，一直持
续到 5 月 26 日的五月音乐节还
将为观众带来14场精彩的室内
乐演出，巴什梅特、乔纳森·科
恩等十位音乐家以及九支“室
内乐黄金组合”都将把天赋、
创新、灵感带进本届五月音乐
节，本届音乐节还将走进城市
不同角落，带来21场完全免费
的公益性演出。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启动

专家研讨吴景娅新作

本报讯 《漂泊的一代：中国
80后诗歌》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该书共分“前沿与坐标”、“自
在与自视”、“星群与版图”、“旁观与
交流”、“投影与附录”等版块，通过
文本、文论及影像对上世纪80年代
出生的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归档，
具有较大的信息含量，是对10年来

“80后”诗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该

书附录《偏见：中国80后诗歌进行
时》以准大事记对10年来的“80后”
诗歌进行了文本、事件、活动、出版、
人物、媒介等方面的整理归纳，在充
分肯定的同时也直面“80后”诗歌写
作存在的种种问题，强调诗人的力
量在于不断上进与完善内心，诗歌
的力量在于持续的反思与创新。

（欣 闻）

《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出版


